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琥
珀
油
條

西
班
牙
著
名
的
早
餐
是
一
種
叫churro

的
油
條
加
熱

朱
古
力
，
本
地
人
愛
將
油
條
蘸
着
朱
古
力
吃
，
又
鹹
又

甜
，
香
脆
燙
熱
，
樂
在
其
中
。

鬥
牛
名
城
塞
維
亞
的
白
衣
聖
母
巷
口
有
一
家
油
條
老

店
，
星
期
日
早
上
，
在
店
前
擺
着
攤
檔
，
在
店
內
炸
得
新

鮮
滾
熱
的
大
圈
大
圈
油
條
，
直
接
從
油
鑊
快
速
丟
到
攤
檔

的
枱
面
，
滾
油
還
吱
吱
價
響
。
攤
檔
一
邊
是
熱
朱
古
力

機
，
看
檔
的
漢
子
一
手
抓
起
白
紙
摺
成
紙
筒
，
將
油
條
折

斷
放
入
，
一
手
斟
出
熱
朱
古
力

一
杯
送
上
，
乾
淨
利
落
，
令

我
們
這
些
已
吃
過
早
餐
的
過
路

遊
客
也
感
到
非
來
一
客
不
可
。



歐
洲
掠
影



但
店
前
白
粉
牆
上
還
掛
了
玻
璃
窗
櫥
，
掛
滿
了
精
緻
的
琥
珀
和
緬
甸
玉
飾
物
，
我
們
的
眼
光
和
腳

步
又
一
下
子
被
吸
引
了
過
去
。
正
欣
賞
間
，
圍
着
白
圍
裙
的
賣
油
條
漢
子
過
來
招
呼
，
原
來
他
也
是
珠

寶
工
匠
，
這
些
飾
物
多
是
他
的
手
藝
。

他
見
我
們
興
致
甚
高
，
也
不
顧
得
油
條
了
，
連
忙
交
下
給
同
伴
看
檔
，
就
跟
我
們
介
紹
他
的
作

品
，
又
招
呼
我
們
到
店
內
。
店
內
面
積
不
大
，
大
油
鑊
佔
了
一
壁
，
左
右
兩
壁
有
小
小
窗
櫥
，
掛
着
各

式
琥
珀
項
鏈
、
鏈
墜
等
飾
物
，
雖
不
名
貴
，
卻
甚
具
風
格
。
擺
在
高
架
上
還
有
巨
如
手
臂
的
天
然
水
晶

數
柱
，
那
是
他
的
珍
藏
，
不
知
是
否
一
邊
炸
油
條
一
邊
欣
賞
會
令
他
心
情
更
加
愉
快
。

我
們
要
了
幾
件
看
，
他
一
一
拿
出
來
之
後
，
隨
即
交
給
旁
邊
的
助
手
叫
他
先
清
潔
一
下
：﹁
有
油

漬
不
大
好
。
﹂
他
解
釋
。
再
邀
請
我
們
到
店
外
在
陽
光
下
細
看
及
試
戴
，
拿
出
一
面
小
鏡
子
，
道
歉
：

﹁
恐
怕
也
有
點
油
。
﹂
又
拭
抹
一
番
。
油
漬
不
掩
手
藝
與
天
然
精
美
，
價
錢
也
不
貴
。
談
起
來
，
他
說

他
家
這
檔
油
條
已
經
營
了
三
代
，
他
本
人
愛
上
了
琥
珀
，
愛
它
清
澈
的
金
黃
晶
體
內
留
住
的
千
萬
年
前

世
界
，
於
是
炸
油
條
公
餘
就
專
情
琥
珀
及
其
他
寶
石
工
藝
。
意
外
遇
上
知
音
人
，
令
他
大
樂
，
搬
出
名

貴
好
貨
讓
我
們
觀
賞
，
又
請
我
們
吃
鮮
炸
油
條
，
粗
肥
的
油
條
遠
較
幼
細
的
好
吃
和
地
道
，
一
人
一
小

杯
熱
朱
古
力
，
蘸
着
吃
，
果
然
別
有
風
味
，
沒
想
到
，
琥
珀
與
油
條
，
可
以
同
在
一
家
。 


